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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未曾否认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

自己。

记忆里，无数次自作多情，无数次情不

自禁。

五月里，一个与我无关的月份，因为太

多人的生日发生，所以，我的内心，被季节所

打动。

四十不惑，本与我无关，总认为遥远的总

归是遥远的，但无情的时光，就像一个鬼才魔

术师，他能令遥远的不再遥远。

那是有记忆的时候，四五岁的我会冒着

夜雨，一个人戴着斗笠去山坡上的土砖房子

爷爷奶奶的家睡觉，如果不去，眼泪肯定会在

爸爸妈妈面前朦胧。尽管被窝里总有爷爷肚

子的咕噜声，而我会天真地问爷爷那是什么

声？爷爷说，那是青蛙叫。

哦！从那时开始，我曾很长时间里相信

被窝里是有青蛙的。当然，爷爷的被窝里还

有孙悟空、薛仁贵、宋江等。小时候，看到爷

爷打鱼未归，我就会揪心地眺望，生怕爷爷掉

在了三星河里没人知道。总是问奶奶，爷爷

怎么还没回？

小时候，跟着爸爸打鱼时，鱼网挂在了河

床底，我就会第一时间跳到河里，摸到河床底

去掏鱼网。至今，爸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总

会抢在他之前跳到河水里。那么小的我，就在

担心爸爸别被河水淹了，而宁愿那个被淹的人

是我。就像多年前爸爸受了委曲，我一个人要

去对方家里刀光剑影一样，幸好是爸爸拉住了

我的手，否则，后果可能出乎想象。

小时候，每天上学的早上，妈妈总会用一

个煎鸡蛋分给我与弟弟。而我，每次都很难

用半个煎鸡蛋咽下那碗大米饭，明明知道自

己吃不好，但我从来没告诉妈妈，我是多么多

么渴望吃一个完整的煎鸡蛋。因为我知道，

爸爸妈妈想砌红砖房。

小时候，因爸爸妈妈外出务工，我也成为

了留守娃。爷爷带着我一起种香瓜。每天早

上上学前，我会担着水捅去挑水浇瓜秧，下午

放学后，同样还要去浇水。当香瓜熟了，我把

最好最大最白的那十个香瓜摘下，让别人捎

给爸爸妈妈。而我与爷爷却舍不得吃下香

瓜，总盼爸爸妈妈能早点回家。

当兵后，年少的自己把战友当亲人。每

次分别，都是那不争气的眼泪先说话。印象

最深的是军校高考落榜后，战友廖建辉去上

军校了，而我却在教导队哭了，站在栖霞艾山

脚下部队的自来水管前，我泪如雨下……

后来，两次军校高考落榜，两次上报提干

不成，紧接着学业上的不顺，事业上的不顺，

恋爱上的不顺等等不顺，都让我赶上了。尤

其是恋爱的不成，就像我生命里最后一根温

暖的稻草也丢失了一样。人空了，思想空了，

信念空了。我只给一位战友写了一封信，希

望他每年在某一天或者某几天给我敬一杯

酒。全世界里，只要他一个人记住我曾经走

过。那时的心湖里容不下一根针，脆弱得连

呼吸都觉得是错误。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其

实，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在意与不在意，他

都在那里，快乐与不快乐，都在于内心。尽管

自己很在乎自己的内心还希望别人在乎自己

的内心，而别人的内心同样需要别人的在乎，

而自己又去在乎了吗？生活中，世界上最惨

的那个人，永远都不要认为是自己。因为，当

上天给你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

留着一扇窗。显然，天堂与地狱，仅仅只隔一

扇窗……

古人云，四十不惑。

也许，所谓的不惑，就是指自己的内心吧！

四十不惑 □ 闻枫

是一年高考季，我想对于每位曾经有

过高考的人来说，高考是一次特殊的

经历，是一份难忘的青春记忆。于我而言，我

没有参加过高考，却总有一种莫然地“遗憾”。

我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父

亲是一名乡村教师，母亲在家务农，所以那

个时候，父母抚养我们成长、上学读书，真是

含辛茹苦，生活过得十分困难。我上初一那

年，大哥因高考失利不得不重新复读，上初

二时大哥又一次高考落榜，记得那晚父亲坐

在炕沿上抽了一宿的烟后，毅然决定让大哥

再次复读。所以我升入初三的那一年，我二

次复读的大哥和正念高三的二哥两人要同

时参加高考。面对日渐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的家庭压力，短短这几年父亲和母亲一下子

苍老了许多。有一天在离我中考还有四五

个月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像两个做错了事的

孩子一样，征求我是想考高中还是上中专。

从父亲和母亲拘谨木讷的言语中，我已经猜

出他们的想法，说句心里话，我虽然很体谅

父母供我们三人读书的不容易，但仍然赌气

地说，大哥和二哥能上高中考大学，我也要

上高中！

最后，我甚至失去了理智，声嘶力竭地听

不进父母的半点劝慰，在他们的一片叹息声

中，我甩门而去。

我在外面游荡了两天后决定，既然父母

不让我考高中，就此中止学业外出打工算

了。于是，我偷偷跑到县城义无反顾地踏上

了南下的列车。三月的火车上寒气袭人，由

于我的座位被人占坐着，我只好蜷缩在一个

倒开水的水炉旁。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麦田

和树影，回想着在家里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无忧生活，我突然对自己这次草率的离家

决定感到后悔莫及，可开弓没有回头的箭。

我昏昏欲睡，约过了五六个小时，感觉肚子有

点饿，可兜里仅有的钱已用来买了火车票，于

是余下的二十多个小时，我几乎滴水未沾、粒

米未进，两腿僵硬得失去了知觉。

火车到达广州车站时，我连下火车的力

气都没有了，脚底像穿着双铅鞋，满耳朵里一

直是咔嚓咔嚓的耳鸣。我站在举目无亲的站

前广场上，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与恐惧。没

找到工作的那些天里，我都在午夜偷偷爬进

待拆的民房和厂库里过夜，第二天天不亮就

又得做贼般悄悄爬出。几天下来，蓬头垢面

的模样一点不亚于前些年网上热传的“犀利

哥”。想起在公交车上被人掩鼻躲避的尴尬；

想起在中介被人揶揄的嘲讽；想起在小吃店

门口被人鄙视的难堪，我才深知闯荡社会的

艰辛和苦痛。

随后的日子，在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之后，我彻底明白，远离家乡的打工仔、打工

妹们是怎样用那颗布满创伤的心苦涩描绘着

外面世界的精彩。最后，我思虑再三决定返

回家乡，就算上中专也能学到一门专业，也不

至于像现在这样落魄吧。回到学校后，虽然

落下了几个月的课程，但我像拧紧了发条的

时钟一般埋头苦学，令人欣喜的是我顺利考

上了一所省重点中专学校，而我的大哥和二

哥也一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后来，我又相

继自学了大专和本科文凭，并有了一份不错

的工作。

而今，我虽然仍有一丝丝对未能参加高

考的“遗憾”，曾经对高考有过误解，但现在回

忆起来，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个高考，

同样都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因为

通向成功的道路绝不只一座窄窄的独木桥。

有一种遗憾叫高考 □ 姜宝凤

方夫妇俩打算将已收回的出租房装修一下自住，故引来几位农

民家装工前来挣装修钱。

来的第一位农民工，人瘦个小，体力一般，任务是墙面粉刷涂料。

因是熟人介绍，故工钱老方未问对方也未提，逮到就干。老方夫妇俩也

乐滋滋上街闲逛，自认为拣了个便宜。中午饭店就餐后并顺带一份盒

饭回来，可返家后惊呆了，墙面被农民工涂刷花了。这位农民工说，他

就是个下水泥的，没想到刷涂料还是项技术活。既然是这样，那工钱就

随便给多少。老方夫妇俩觉得他虽无多大技术但人还实诚，打工不容

易，便决定参与一块干。经过一下午奋战，墙面粉刷得还凑和。临走

时，老方给其300元并开车将农民工送回租住地。来的第二位农民工

是老方临时从街头找来的木工，老方表示两扇门不动，裁块装饰板钉上

就行了，既美观又便宜。这位农民工对着门又是瞅又是拍，然后说道:

“我虽是农民工，但昧良心挣钱的事不做，用胶粘装饰板的门不牢固，用

冲击钉连结装饰板的门虽牢固，但需多次刮灰和喷漆，成本高不划算，

这生意我就不做了，建议你安装新门，每扇最低价仅280元。”老方夫妇

俩很感动，连声称谢。来的第三位农民工，负责拆旧木门。在老方印象

中，旧木门既难拆动静又大，又是大锤敲，又是錾子錾，墙体也被砸得大

洞小眼的。可这位农民工来时仅带一只袖珍电锯和一根小撬棍，将两

扇木门卸下后，只听见电锯发出”吱吱”声，呼啦几下，门框一边被拦腰

锯断两处，撬棍一别，一节一拃多长的门框弹出墙体。如此这般，三下

五除二，半小时不到，两只门框全被拆掉，而墙体却完好无损。老方看

呆了：这钱挣得太容易了！可在付工钱时，谁料这位农民工只要 200

元。“这哪成呢，和介绍人说好不是250元吗，这不妥吧？””这工钱够了，

拆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保全法，保门不保墙，这样门可回收卖钱，但墙

体受损，费工费时，工钱也高些。一种是毁坏法，保墙不保门，省工省

时，工钱低些，你就属后一种。”第四回第五回，是商家陆续派来或老方

临时找来的农民工，他们是来装门、吊顶、铺木地板和安装防盗网的，这

些人服务热忱，技术精湛，深得老方夫妇欢心。尤其铺木地板的竟是一

对母子俩，来自安庆市农村，母亲40多岁，儿子20岁，俩人配合默契，工

作效率高，硬是将整盒沉重的木地板从汽车上卸下，通过电梯搬至家

中。在经过一天紧张有序的劳作后，终于圆满地将数十平米的木地板

铺设于几个房间中。

现在老方夫妇住进了装饰一新的房间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仍念

念不忘曾经为这套住房付出过贡献的农民工朋友们。

可爱的农民家装工 □施光华

小学三年级那年，学校开展庆“六·一”活动，各班级拿出一个节

目，在公社大礼堂汇演。

我们班表演的节目是自编自导的歌舞《快马加鞭未下鞍》。班主任

陈老师挑选六名学生参演，我被选中。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排练，我们熟

练掌握了动作要领。陈老师说，两天后的儿童节正式演出，你们每个人

都要穿上黄军装和黄球鞋，家里没有的，想办法找别人借。

我向妈妈转达了陈老师布置的任务。妈妈眉头皱了一下，但还是

答应马上去借。

那是四十多年前，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全家人身上穿的，都是棉纱

纺织并染黑的布衣，根本没有钱去购买黄布缝制的军装。傍晚时分，妈

妈空着手回来，面露难色。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再次出门，直到天黑，才

疲惫不堪地捧着一件黄军褂回来，脸上尽是惭愧和不安。我知道妈妈

已经尽力了，但一想到众目睽睽之下没穿军裤和球鞋，还是很气愤，暗

暗地责怪爸爸妈妈没本事，连军装都买不起，让我当众出丑。

儿童节那天，我穿着黄军褂、黑老布裤、黑布鞋，与其他五位一身黄

的同伴，来到公社大礼堂。

站在大礼堂舞台后侧等候区，看到其他班级表演者都是统一着装，

协调一致，我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陈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一边

给我补妆，一边安慰道：人家是看你的表演，又不是看你的衣服，怕什

么？演好自己就行了。有了陈老师的这句话，我感到心里踏实多了。

报幕员报出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列队上台，在音乐伴奏下，开始了

表演。由于我的衣着与众不同，十分扎眼，台下的观众更加关注，目光

齐刷刷地投射到我的身上，我感到紧张而又害怕，动作有点跟不上节

奏。然而当我看到陈老师坐在台下前排微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想起

陈老师刚才说过的话，心里一下子安定下来。我深吸一口气，按照平时

排练的要求，全神贯注地表演，让每一个动作都传神到位，尽情表达出

人们大干快上、力争上游的节目主题。演出结束，台下响起一阵“哗哗”

的掌声，比前面表演过的任何一个节目都热烈。陈老师更是跑上台，与

我们一一拥抱，那一刻，我感觉陈老师拥抱我的时间最长，也最温暖。

多年过去，每当看到“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在台上快乐地表演，我

不由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那场扎眼的演出，想起陈老师温暖的拥抱，

心里暖融融的。直至现在，我依然时时拿陈老师的话来告诫自己：不要

为外界的纷扰分心，努力做好自己。

扎眼的演出 □疏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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